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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日宏煜

2012年底，在回台灣任教的第三年，終於有機會帶著修習自己在研究所開設「台灣原住民社會與文化」課程的學生
，回到苗栗縣南庄鄉的向天湖參加Pas’taay，此行的目的除了希望修課學生藉著實際參與賽夏族的祭典，了解在課堂
上所學習到的賽夏族文化外；另一個目的則是因個人對族群的情感，趨使自己無論如何都要回家參加祭典。雖然往年
皆會參加Pas’taay，但今年參加祭典的目的，卻讓我第一次對祭典的凝視產生不斷地在「emic」與「etic」觀點跳動
的情形，而這樣的現象，似乎也讓我對祭典中所發生的事件與自身情感的流動更加敏感。

https://picasaweb.google.com/lh/view?imglic=all&psc=G&q=矮靈祭&uname=108098298258435866348&filter=1#52
75985703931162930

Emic 的凝視

對於從小因父母工作關係而搬遷且成長於都市的賽夏族小孩而言，「家」的情感是模糊的，雖然長於都市也習慣都市
的「家」，但小時候對每逢過年過節的「回家」卻充滿的期待，因為在鄉下的家不但可以暫時抛開都市束縛，盡情地
在山中奔跑及河裏嬉水，同時亦可享受親人單純的愛及包容，而這些在都市的生活中是缺乏且奢侈的特權。當年紀稍
長，與家的聯結不僅是回家過年過節而已，因參加Pas’taay成為另一種與家的聯結，而這樣的聯結也隨著祭典的過程
由家族擴大至部落及至於整個南賽夏群，此時Pas’taay不僅只是一種儀式，透過祭典的過程及空間，組成南賽夏族的
所有家族成為一張網，一張超越個人、家族、部落與地域的網，而對我群的認同則在主祭的祭詞及訓示、祭歌、祭舞
的動作、月光旗及臀鈴的節拍中被體現。

http://zh.wikipedia.org/wiki/Fileastaai.jpg

儘管今年祭典的第一天下著大雨，祭場的地面也泥濘不堪，其至連移動腳步都顯得困難，但賽夏族人卻沒有人披上雨
衣，只是靜靜地讓雨水順著臉龐滲入衣中，然後慢慢浸濕了全身，但我的族人們照著祭歌擺動身體的節奏並沒因此而
亂了調，反而隨著不斷地廻盪在山谷中並穿透雲層直達天際的清脆臀鈴聲嚮，一再堅定地向矮靈們提出誠摯的邀請：
「不論天氣如何，請遵守我們的約定，來參加我們的祭典，讓我們再如同過去般一起唱歌與跳舞」，而這時的我，和
左右族人在身理上的界限似乎已不存在，所有的人成為一體，隨著祭歌擺動身體，盼望矮靈能接受我們的邀請，再次
來到我們當中。

Pas’taay的第二天，趁著祭典開始前，帶著學生參觀靜靜矗立在向天湖畔的賽夏族文化館，大霧中所透出文物館昏黃
的燈光，彷彿正在低聲呢喃地訴說賽夏族人千百年來曾在這片土地上所發生的事。向學生介紹文物館中的地圖、照片
及所陳列的物質文化，就如同在課堂上的講課，雖然許多內容已在學校中提過，但身為老師的我似乎相信，透過在這
種情境下的師生互動，可以加深學習文化的效果，尤其是針對「我群」之外，這些沒有部落經驗的學生。但這是事實
嗎？還是只是一個天真人類學老師的偏見？學生在想些什麼，其實我並不知道，只是假設他們正在學習這些與他們生
活沒有太大關聯的知識 (除了那些期末報告，正在撰寫有關賽夏族文化的學生外)。不可否認的，透過現地教學，可以
協助學生將所學的知識烙印在其理性的認知上 (在此所指的是那些真心在學習的學生)，但理性的認知對了解賽夏族人
的情感與認同有什麼幫助，其實我並不大清楚。

這樣的疑問亦出現當我站在屬於日阿拐的陳列物件 (皆為複製品) 前，說明自己太祖父的歷史時 (在這種情境下，我似
乎成為了一個報導人)。對於這些缺乏情境的物質文化再現，我並不確定學生是否能透過我的解說或是物件旁的簡短
說明了解什麼是「賽夏族」，畢竟這些物質文化背後隱含了十分複雜的人類認知與行為，而對於只在學校課堂上讀過
幾篇學術文章而沒有賽夏族生命經驗的學生，到底這種旅行式的參訪，是否有助於他們以文化相對的觀點去理解眼前
所見的事物，抑或是因為主客觀條件的不足，反而造成學生用以偏概全的概念，錯誤解讀了文化，這些都是值得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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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去討論的，但是可以確定的是，在未釐清這個問題前，我想還是「課程在學校上，祭典我自己參加」就好，除
非學生真的要進行賽夏族的研究且經過研究倫理委員會的核可，要不然還是不要輕易讓外來者以各種名目進入自己的
社群中，以免外來者對賽夏族文化錯誤的解讀，造成文化再現時，出現誤解甚至是污名化的情形。

臀鈴。http://c.ianthro.tw/10697

Etic 的凝視

「大老遠跑來看表演，結果這個台灣高山族的表演還真無聊」，這是祭場中一位中國旅客脫口說出的一句話，相較於
我的學生之「學習之旅」，Pas’taay對中國旅客而言，是他們來台灣旅行所「看」的眾多「表演」之一，儘管Pas’ta
ay是賽夏族的文化呈現，且對賽夏族人而言，儀式本身帶有其文化意涵，但對於「看表演」的中國旅客，由於缺乏
對文化 (儀式) 情境的了解，儀式的音樂 (聲音) 與祭場中賽夏族人的身體律動，對他們是沒有任何義意，是中國旅客
的出現淪為看熱鬧的表淺之旅。這種情形也反應出台灣在大力推動觀光產業時，重量不重質的現象，尤其是觀光產業
在缺乏文化敏感度下，許多人類行為 (非物質文化) 及物質文化皆被列為可被觀看的展演，成為觀光行程中的一部份
，但文化界限的存在，使觀看者無法了解眼前的「展演」所帶有的意涵，導致Pas’taay變成中國旅客口中無聊的表演
，而這樣的誤解又可能因為中國旅客的流動被傳遞到中國全地或世界其他地區，導致不同文化間的認知差距加大，甚
至可能會引起族群的偏見與對立。

http://farm4.static.flickr.com/3284/3031239603_4a5524b1c1_o.jpg

台灣雖然號稱尊重多元主義，但主流社會對Pas’taay的認識依舊貧乏，娛靈為祭典的第二日的主軸，故開放所有的人
進入祭場與族人共舞，但這並不表示祭典的神聖性有所改變，雖然祭場入口設有看板，對祭典的參與有明確的說明與
規定，但一般民眾似乎仍將Pas’taay視為豐年祭，沒有嚴格照著祭歌的韻律擺動身體，故整個祭舞的隊形也無法維持
，部份族人認為這種情形已影響到祭典的神聖性，而青年服務隊應介入，維持整個祭典的完整性。

此外，又有人趁娛靈中，進入祭場中央照相，雖然大部份的人隨即被青年服務隊勸離，但少數一、二人則堅持留在場
內，針對其中一位身著中國石油公司外套的中年男性，我決定以行動迫使其退出祭場，我利用隨身攜帶的雨傘之握把
，勾住其相機肩帶，將其拉出祭場，對於我這個突如其來的舉動，這位仁兄感到相當錯愕與震驚，出了祭場後十分不
悅對我怒目相向，我隨即表達個人身份，並在遞出個人名片後，同時要求其表明個人姓名、電話及聯絡地址，此外，
亦要求其對在場賽夏族人表示歉意，但這位仁兄只表示自己為中國石油公司南庄站的站長，但不願留下姓名、電話及
聯絡地址，也不願意為自己行為表達歉意，同時辯解自己進入祭場照相的原因是為取得具代表性的照片，然後在自己
的加油站內展示這些照片，呈現賽夏族的文化之美，並介紹賽夏族文化給外地人認識。而我所堅持的論述則是，這種
沒有情境的文化再現對認識賽夏族文化並沒有幫助。在雙方各自陳述立場時，這位仁兄又以自己為賽夏族籍縣議員之
朋友為藉口，不願為自己的行為表示歉意，最後我只好以投書水果日報為威脅手段，迫使這位仁兄道歉，然而看著他
悻悻然離去的背影，我的心情隨之變得沉重，因為這並不是一個個案，在過去一百多年與外人接觸的歷史中，賽夏族
文化已不知多少次被各式各樣的人與方式錯誤地再現，更令人擔心的是，這些錯誤的再現方式，卻又透過各種方式影
響賽夏族人的自我認同，造成族群內部的分裂。

後記

文化的呈現與再現與凝視者的身份及觀看的情境有密不可分的關係，但這樣的關係卻常常被忽略，而被凝視者又往往
在權力不對等的狀況下，失去對自身文化的詮釋權，甚至被迫去接受凝視者的觀點再去形塑自我，導致自我認同混淆
及族群內部權利不均等的現象。賽夏族在台灣原住民族中，屬於人口較少之族群，總人數約六千多人，但政治上卻又
被區分為山地原住民 (北賽夏群) 及平地原住民 (南賽夏群)，然而這樣的劃分是不符合賽夏族父系世族群的文化傳統
，但自日治時期被分別劃為「生蕃」及「熟蕃」以降，此概念一直延用至今，造成南、北賽夏族在台灣政府目前的族
群分類上雖屬一族，但政治權利卻完全不同的奇怪現象，欲解決這不合理的現象，主流社會應將文化的詮釋權還給賽
夏族人，並尊重賽夏族人自我決定身份的認同的權利，使一族二種政治身份的不合理現象能獲得根本的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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